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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积极心理品质与小学生手机依赖的关系及区域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中国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

量表》和《手机成瘾指数量表》对826名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 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不存在区

域差异，小学生手机依赖存在区域差异，农村小学生手机依赖得分显著高于城市和县镇小学生，城市小

学生手机依赖得分显著高于县镇小学生；(2) 区域对积极心理品质与小学生手机依赖的关系具有边缘显

著的调节作用(p = 0.064)，具体而言，城市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对手机依赖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而县

镇和农村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对手机依赖的预测作用不显著。本研究为理解积极心理品质对儿童手机依

赖的影响提供了区域差异视角，并为开展教育辅导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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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mental characters and mobile phone depend-
ence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regions. A total of 826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Positive Mental Characters Scale for Chines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Sca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is 
no regional difference in positive mental characters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but there is a 
regional difference in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Rural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than urban and county-tow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urba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than county-town primary school stu-
dents. (2) Region had a marginally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
tive mental characters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p = 0.064). Specifi-
cally, positive mental character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lower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mong ur-
ban students, whereas they did not significantly predict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mong county-
town and rural students.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gional differenc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positive mental characters on children’s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nd offers empir-
ical evidence for educational counseling. 

 
Keywords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Positive Mental Characters, Regional Differences,  
Moderating Effect,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双减”政策虽推动学生课余时间增加，但学生手机使用的时间占比显著提升，《青少年蓝皮书：中

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5)》也提出，中国青少年用网低龄化加剧，10 岁以下网民占比攀升至 4.9%，

创历史新高。手机虽提供学习便利与生活娱乐，但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尚不成熟，很容易被手机吸引。而手

机依赖对学生发展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手机过度使用会造成睡眠问题[1]、影响学业表现[2]、阻碍社会交往

[3]、进一步引发焦虑抑郁症状等心理问题[4]。然而以往研究多聚焦风险因素，Seligman 等人提出，心理学

不应仅关注心理疾病的治疗，更应致力于探索人的优势、美德和积极体验[5]。《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1》具体也提出：“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培育学生积极心理

品质”。相比城市，家庭监管不力的乡村儿童手机依赖程度更高[6]，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

本研究聚焦积极心理品质与小学生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及区域(城市、县镇和农村)的调节作用。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手机依赖和积极心理品质的概念 

手机依赖，亦称手机成瘾或问题性手机使用，是指个体因过度使用手机而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社会

功能受损，并对手机使用失去控制力的行为模式[7]。手机依赖的形成是外部因素和个体因素交互作用的

 
1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5/content_68573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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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外部因素方面，政策限制[8]、亲属支持[9]、课堂互动[10]可降低中国青少年儿童手机依赖程度，

而负性生活事件可加剧手机依赖行为[11]。在个体因素方面，注意和冲动特征[12]、自我控制能力[13]被
证实是手机依赖的核心预测因子。心理弹性整合模型理论认为，在面对挫折经历(如考试失败、朋友冲突)
时，为维持平衡，个体将激活许多保护性因素来抵抗危险性因素[14]，比如心理韧性可以缓解手机依赖

[15]，而积极心理品质是心理韧性的重要正向预测指标之一[16]。 
积极心理品质是一种积极的个人特质，Seligman 等人[17]提出积极心理品质包括智慧、勇气、人道、正

义、节制和超越六种核心美德，而孟万金团队从认知、情感、意志、律己、利群、超越 6 个维度对其进行

划分[18]。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倾向于获取和维持有价值的心理资源，高积极心理品质者拥有更丰富的

心理资源储备，面对压力时更少采用逃避性行为(如过度使用手机)，而是主动调动自身优势应对挑战。 

2.2. 手机依赖和积极心理品质的区域差异 

研究表明城市中小学生在积极心理品质六大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农村学生[19]。而城镇小学生手机

依赖程度显著低于农村学生[20]。调查还显示城乡青少年手机持有率都很高，但县城(县级市)青少年的手

机应用程序数目和上网时间高于其他区域，而且使用目的存在结构性差异[21]。城市用户更多用于导航、

商业和新闻，农村用户更倾向于游戏和社交[22]。刘坚教授团队(2021)《全国首个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

报告》指出，城市、县镇和农村学生拥有手机的比例分别为 42%、35%和 37%。虽然城市学生手机拥有

率高，但农村地区学生手机依赖倾向的比例最高，为 17%，而城市和县镇地区的这一比例分别为 11%和

12%。因此提出假设 1a：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存在区域差异；假设 1b：小学生手机依赖存在区域差异。 

2.3. 积极心理品质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以往研究多证明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手机依赖负向相关[23]。而针对儿童的研究多聚焦积极心理品

质的相关维度与手机依赖的关系，如认知维度(智慧和知识)方面，认知能力较强的儿童可能更倾向于从学

习、阅读等活动中获得满足感，而非依赖手机的即时娱乐刺激，比如正念亦能显著负向预测手机依赖[24]；
情感(人际和社交)方面，亲子疏离会加剧手机依赖[25]，而良好的人际品质可以降低儿童对手机的情感依赖。

律己(节制和谦让)方面，自我控制是预防手机成瘾的核心因素，能直接抑制无节制的手机使用冲动[13]。 
综上所述，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积极心理品质作为一种宝贵的心理资源，应有助于个体抑制过度使

用手机。然而，生态系统理论提醒我们，积极心理品质的效用并非在单一环境中发挥作用，而是嵌入在

特定的宏观系统(城市、县镇和农村区域)之中。在不同区域，个体所面临的资源补给环境(如家庭监管、

替代性活动等)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会改变积极心理品质的“资源转化效率”，进而使积极心理品质对

手机依赖的影响呈现区域差异[26]。本研究认为，积极心理品质作为一种心理资源，其保护作用的发挥依

赖于区域所提供的“生态条件”。城市区域具备更强的监管、替代活动和家庭支持，有利于资源转化，因

此提出假设 2a：城市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显著负向预测手机依赖。县镇区域作为过渡带，积极心理资源

受到稀释，因此提出假设 2b：县镇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不能显著负向预测手机依赖。农村区域因监管缺

位、手机作为主要补偿工具，积极心理品质难以直接转化为减少手机使用行为的效能，因此提出假设 2c：
农村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不能显著负向预测手机依赖。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基于方便抽样，以我国西北地区 8 所小学三至六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850 份，剔除无

效问卷后，获有效问卷 826 份，有效率为 97.17%。其中，男生 411 人(49.76%)，女生 415 人(50.24%)；中

https://doi.org/10.12677/ae.2026.167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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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三、四年级)学生 504 人(61.02%)，高年级(五、六年级)学生 322 人(38.98%)；城市学生 397人(48.06%)，
县镇学生 195 人(23.61%)，农村学生 234 人(28.33%)。 

3.2. 研究工具 

积极心理品质采用《中国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18]，包括认知、情感、意志、律己、利群和超

越 6 个维度，共 50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1 = 非常不像我，5 = 非常像我)，分数越高，表明积极

心理品质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3。 
手机依赖采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27]，包括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 4 个维度，共 17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1=从不，5 = 总是)，已有研究用此量表测量儿童[28]，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14。 

3.3. 数据处理 

使用 Excel 数据录入，SPSS 27.0 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相关分析；

使用 Hayes 开发的 PROCESS 宏(Model 1)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运用 SPSS 27.0 进行 Harman 单因子检验，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 17.625%，小于 40%的临

界值，表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4.2. 积极心理品质和小学生手机依赖的描述性统计和区域、性别和年级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区域在积极心理品质和手机依赖上的差异表现。积极心理品质不存在区

域差异。手机依赖存在区域差异，农村小学生手机依赖得分显著高于城市和县镇小学生，城市小学生手

机依赖得分显著高于县镇小学生(M 城市 = 1.78, M 县镇 = 1.66, M 农村 = 1.85, F (2,823) = 14.289, p < 0.001)。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性别、年级在积极心理品质和手机依赖上的差异表现。积极心理品质存

在性别差异，男生积极心理品质得分显著低于女生得分(M 男 = 3.55, M 女 = 3.78, t = −6.790, p < 0.001)，而

在年级不存在显著积极心理品质差异。手机依赖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男性手机依赖得分显著高于女性

(M 男 = 1.81, M 女 = 1.74, t = 2.909, p = 0.004)，中年级手机依赖得分显著高于高年级(M 中 = 1.81, M 高 = 
1.72, t = 3.548, p < 0.001)。 

4.3. 积极心理品质和小学生手机依赖的关系及其区域调节作用 

首先，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小学生手机依赖与积极心理品质呈显著负相关(r = −0.069, p = 0.047)，按

照区域分的话，城市小学生手机依赖与积极心理品质呈显著负相关(r = −0.131, p = 0.009)，县镇和农村小

学生手机依赖与积极心理品质不相关。 
其次，检验区域在积极心理品质对手机依赖影响的调节作用，将性别、年级作为控制变量，积极心

理品质作为自变量，区域作为调节变量(1 = 农村；2 = 县镇；3 = 城市)，手机依赖作为因变量，进行

PROCESS 分析(Model 1)，将区域作为多分类调节变量，采用 Indicator 编码以农村为参照组，设置 2 个虚

拟变量“县镇 vs.农村”和“城市 vs.农村”。调节模型整体显著，R2 = 0.069, F (7, 818) = 8.678, p < 0.001 
(见表 1)。控制变量性别(1 = 男生；2 = 女生)和年级(1 = 中年级；2 = 高年级)也显著，表明女生手机依

赖显著低于男生(β = −0.057, p = 0.027)，且随年级升高手机依赖水平显著下降(β = −0.040, p < 0.00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6.167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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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rea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and mobile phone de-
pendence 
表 1. 区域在积极心理品质与手机依赖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预测变量 β SE t p 95% CI 

常数 1.840 0.215 8.57*** <0.001 [1.42, 2.26] 

积极心理品质 0.072 0.057 1.26 0.209 [−0.04, 0.18] 

县镇(vs.农村) 0.257 0.315 0.82 0.415 [−0.36, 0.88] 

城市(vs.农村) 0.544 0.267 2.04* 0.042 [0.02, 1.07] 

积极心理品质 × 县镇 −0.117 0.086 −1.36 0.175 [−0.29, 0.05] 

积极心理品质 × 城市 −0.170 0.073 −2.34* 0.019 [−0.31, −0.03] 

年级 −0.040 0.011 −3.65*** <0.001 [−0.06, −0.02] 

性别 −0.057 0.026 −2.21* 0.027 [−0.11, −0.01]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积极心理品质主效应方面，积极心理品质对农村小学生手机依赖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72, p = 

0.209)。区域主效应方面，城市小学生的手机依赖水平显著高于农村(β = 0.544, p = 0.042)，县镇与农村差

异不显著(β = 0.257, p = 0.415)。调节效应方面，积极心理品质与区域的交互效应整体边缘显著(ΔR2 = 0.006, 
F (2, 818) = 2.76, p = 0.064)。具体而言，城市与农村的斜率差异显著(β = −0.170, p = 0.019)，而县镇与农

村的斜率差异不显著(β = −0.117, p = 0.175)。 
 

 
Figure 1. Interaction effect diagram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图 1. 积极心理品质与手机依赖的交互效应图 

 
简单斜率检验显示(见图 1)，积极心理品质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城市小学生的手机依赖(β = −0.0985, p = 

https://doi.org/10.12677/ae.2026.167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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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积极心理品质对县镇小学生的手机依赖的负向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448, p = 0.486)；积极心理

品质对农村小学生手机依赖的预测作用也不显著，且方向为正(β = 0.0718, p = 0.209)。 

5. 讨论 

5.1. 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和手机依赖的区域、性别和年级差异分析 

区域方面，首先，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在区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假设 1a 不成立，与以往结果不一

致[29]，可能源于样本年龄、地区、测量工具不同。其次，小学生手机依赖在区域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

表现为，农村小学生手机依赖得分显著高于城市和县镇小学生，城市小学生手机依赖得分显著高于县镇

小学生，验证了假设 1b，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20]，即城市小学生手机依赖得分显著低于农村小学

生，而且还补充了县镇区域的差异。 
性别方面，首先，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女生总分显著高于男生，与以往研

究在二级维度上的性别差异结果不一致。例如男生在认知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而女生在情感维

度上的得分高于男生[30]。还有研究结果表明女生在仁慈、超越自我和正义等维度上的得分高于男生[31]。
与男生相比，女生可能在情绪表达、遵守规则和利群方面更受鼓励。其次，小学生手机依赖在性别上存

在显著差异，男生总分显著高于女生，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可以与同伴影响有关[32]，男生更倾向于

通过共同手机游戏建立友谊，若拒绝参与可能导致同伴排斥；女生则更多通过情感交流维系关系，对手

机游戏的群体依赖较低。 
年级方面，首先，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在年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与以往结果不一致[19]，可能源于

样本年龄、地区、测量工具不同。其次，小学生手机依赖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小学阶段中年级总分

显著高于高年级，而以往研究表明，小学生手机依赖水平随年级升高而增加[33]。可能中年级(三、四年

级)是手机依赖的风险窗口期，此阶段学生已具备一定的手机操作能力，但自我控制尚未成熟，家长还因

学业压力尚轻而放松监管，同时同伴群体开始形成手机使用规范，从众效应显著。进入高年级后，学业

压力(小升初)促使家长和学校重新加强监管，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也有所提升，从而降低了手机依赖。 

5.2. 区域对积极心理品质与小学生手机依赖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核心发现表明，积极心理品质对小学生手机依赖的保护效应并非普适，而是受到区域环境的

调节作用影响，调节效应在统计上为边缘显著(p = 0.064)。具体而言，该负向预测作用仅在城市群体中达

到统计显著，在县镇和农村群体中均不显著，且农村群体呈现出不稳定的正向趋势。 
城市地区，小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能显著负向预测其手机依赖，验证了假设 2a。根据资源保存理论，

个体倾向于获取和维持有价值的资源，高积极心理品质水平个体，心理韧性水平也较高[34]，在面对压力

时，会表现出积极的认知模式[35]，会提升情绪调节，会抑制过度使用手机，显著放大自我控制的保护作

用，从而更好地调动自身优势应对挑战。城市儿童虽面临更重的学业竞争和数字化环境暴露，但家庭通

常具备更强的教育意识，比如城市用户更多用于导航、商业和新闻，农村用户更倾向于游戏和社交[22]。
而且城市家庭能够通过亲子沟通、课外活动等方式培养小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从而减少个体对手机的

依赖。 
县镇地区，小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不能显著预测其手机依赖，验证了假设 2b。研究发现农村青少年

手机依赖存在显著的同伴效应[36]，县镇作为城乡结合部，资源可及性上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而县镇学

校的班级规模与同伴聚集度比较高，个体积极心理品质在集体氛围中更易被稀释，其县镇同伴群体的手

机使用规范往往高度同质化。积极心理品质中的利群可能反而促使儿童通过共同手机活动融入群体，从

而抵消了律己维度的保护作用。 

https://doi.org/10.12677/ae.2026.1671591


兰文凤 等 
 

 

DOI: 10.12677/ae.2026.1671591 2053 教育进展 
 

农村地区，小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不能显著预测其手机依赖，验证了假设 2c。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正向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72, p = 0.209)，提示其保护效应可能发生了路径偏移。这个不显著的结果恰

恰反映了资源保存理论在特定生态条件下的边界条件。农村小学生学业压力虽较轻，但父母远程监督和

情感支持不足、家庭凝聚力差及留守状态，使其手机使用自主权更高[37]，手机往往是农村儿童最主要的

娱乐、社交乃至情感补偿工具。在此情境下，高积极心理品质的农村儿童可能并未将心理资源用于“减

少手机使用”，而是用于“更好地使用手机”。当然，这一机制解读尚无证据支撑，目前只能作为探索性

假说。 

6. 教育启示与建议 

6.1. 针对城市小学生：强化资源转化，提升使用质量 

城市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已显示出显著的保护效应，干预重点应在于“放大”这一效应。首先，学

校应依托现有心理健康教育资源，系统开展积极心理品质训练，如感恩日记、优势识别、成长型思维培

养等，并明确将这些训练与手机自我管理主题相结合，帮助儿童将心理资源转化为具体的屏幕时间管理

策略。其次，家长和教师需反思学业对儿童自由时间的侵占，每周保留固定的“无屏幕自主时间”，以发

展儿童的内在动机与自我决定能力。再次，媒介素养教育应超越简单的“减少使用”说教，转向批判性

数字素养培养，包括理解算法推荐机制、识别网络信息偏差、区分工具性使用与娱乐性使用，使城市儿

童在高度数字化的环境中成为“主动的使用者”而非“被动的逃避者”。 

6.2. 针对县镇小学生：打破同伴闭环，构建替代活动 

县镇儿童的核心困境在于同伴规范的同质化与个体保护因素的稀释，因此干预必须突破个体层面，

转向群体与社区层面。首先，学校应利用县镇学校相对集中的特点，建立跨班级、跨年级的“数字健康

互助小组”，通过同伴教育重构手机使用规范，以“新的同伴共识”替代“游戏沉迷共识”。其次，地方

政府与学校应合力打造低成本、高参与度的替代性活动空间，如乡村少年宫、社区体育联盟、阅读共同

体等，为儿童提供超越手机虚拟社交的线下归属渠道。再次，针对县镇家庭监管能力不稳定的特点，学

校应建立“家校手机使用契约”制度，通过定期家长工作坊与线上沟通平台，帮助监护人建立一致性的

家庭规则，减少因监管真空导致的负性同伴效应放大。 

6.3. 针对农村小学生：外补资源缺口，内修心理能力 

农村儿童的干预策略需最为审慎。首先，必须承认农村儿童手机使用的结构性需求，干预目标不应

简单设定为“降低使用时长”，而应转向“提升使用质量”(如利用手机学习、维系亲情)与“丰富替代选

择”。地方政府和学校应合力开放学校场馆、设立流动图书角、组织低成本文体活动(如篮球、跳绳、乡

土自然教育)，为儿童提供有吸引力的手机替代选项，从需求侧减少被动依赖。其次，针对留守儿童家庭，

应通过“家长学校”、线上亲子沟通培训与定期家访，帮助外出监护人建立远程情感联结与家庭手机使

用规则，弥补监管与情感支持的缺位。再次，心理健康课程应系统开设，重点培育积极心理品质的认知、

情感、律己等维度。同时开设媒介素养课程，补上数字素养短板，帮助农村儿童识别网络风险、区分虚

拟与现实，使其在缺乏外部监管的情况下仍能实现高质量地使用手机。 

7. 结论 

(1) 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不存在区域差异；小学生手机依赖存在区域差异，农村小学生手机依赖得分

显著高于城市和县镇小学生，城市小学生手机依赖得分显著高于县镇小学生； 
(2) 区域对积极心理品质与手机依赖的关系具有边缘显著的调节作用(p = 0.064)，城市小学生积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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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品质对手机依赖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而县镇和农村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对手机依赖的预测作用不显

著。 

8.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揭示了积极心理品质对小学生手机依赖的影响及其区域的调节作用，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

一，样本代表性有限。样本仅来自西北地区三至六年级，难以推广至全国及其他年龄段。未来应采用全

国分层随机抽样，按东、中、西部区域分层，纳入三至九年级学生，以检验结论的跨区域和跨年龄稳定

性。第二，横断设计的因果局限。本研究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应开展纵向追踪研究，设置

至少三个测量时间点(如每学期一次)，考察积极心理品质与手机依赖的动态变化及区域差异。第三，尚未

探究调节机制。本研究仅验证了区域是否调节，未深入探索“如何”调节。未来可引入自我控制、父母监

管、同伴规范、替代性活动参与度等中介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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